
開放文學  -- 英雄傳奇  -- 蕩寇志
第九十回  陳道子草創猿臂寨　雲天彪征討清真山

　　卻說永清不見麗卿的下落，�分著急，位叫查問。少刻，麗腳跟隨的那些女兵，隨著尉遲大娘都回來，一個不少。都說道：
「大軍混戰之際，姑娘追一員賊將，往正北上去。姑娘的馬快，婢子們趕不上，只好先回。」永清叫苦道：「怎地只是孩子氣，萬

一失陷了怎好？待我親去尋他。」真祥麟道：「將軍不可輕動，待小將去尋。」祥麟請了令箭，帶了百�騎人馬，並同尉遲大娘那
幾個女頭目，往他去的那條路上追去尋覓。永清又請萬年也帶些人，分頭去尋。　　原來麗卿在林子邊混戰之時，被他看見了石

秀，挺槍驟馬直奔過去。石秀見了大驚，帶著傷那敢迎敵，撥馬加鞭，落荒逃命。麗卿那裡肯捨，很命追趕。幸虧石秀也騎的是千

里名馬，那匹穿雲電一時還追不上。正是：前面的飛雲掣電，後面的猛弩離弦。一霎時追了二�多里，看看漸隔得近了，麗卿便放
箭射去，卻還射不到。面前已是一座大嶺阻住，石秀順著大路縱馬上山。麗卿見他奔入樹林，也飛馬追上山來，那匹棗騮竄山跳

澗，如履平地，有甚追不得。麗卿撲到林子裡，那石秀幾個灣轉不見了。

　　麗卿見林子那面路雜，沒處尋查，盤過山嶺，看那面嶺下一片平陽，有幾處人煙。麗卿想：「這廝莫非走那裡去，我已到此，

索性再去尋一轉。真尋不得，便饒了他。」遂縱馬下山，順那平陽路張望。忽見左側山腳邊來了一個大漢，騎著匹點子高頭馬，紫

禁面皮，額邊幾根虎鬚，戴一頂萬字頭巾，穿一領醬色戰袍，係一條玄色戰裙。隨著四五個伴當，都跨口腰刀，挑著些行李。一個

伴當掮著一口潑風九環大砍刀，都走到路口。那大漢見了麗卿，兜住了馬，只顧看他。麗卿往前行，那大漢隨在後面亦跟上來，不

落眼的從頭至腳細看。麗卿回頭道：「兀那漢子，有些傻角，不走你的路，只管看我做甚！」那大漢道：「咦，我自己生了眼睛，

你敢不許我看！怕人看，不要拋頭露面。」麗卿大怒道：「你這廝到我手裡討野火麼？活得不耐煩，便上來領槍。」那大漢哈哈大

笑道：「多少了得女郎都見過，稀罕你這雌兒。」麗卿大怒，挺槍便取那大漢。那大漢忙搶那口大砍刀架住。兩人就那空闊所在，

並了四�多合，兩邊毫無破綻。麗卿道：「你這廝好刀法！」那大漢叫道：「且住，有話問你。」各收了兵器。麗卿道：「快
說！」那大漢道：「兀那紅姑娘，你莫非當真是東京陳提轄的令愛陳麗卿小姐麼？」麗卿道：「除了我，更有那個是他！」那大漢

聽了呵呵大笑，滾鞍下馬道：「姑娘，你何不早說，想殺我也。」撤了大刀，在草地上撲翻虎軀便拜。麗卿恐有暗算，逼住槍向

道：「好漢高姓大名？何處識得奴家父女來？」那大漢拜罷，立起身道：「姑娘自不認識我，我也只爭得幾日不會得姑娘。我便是

江南風雲莊上的風會是也。」麗卿叫聲：「阿也！原來是風二伯伯。」忙跳下馬，插了槍，折花枝的拜倒。風會忙回拜了。麗卿

道：「適才姪女衝撞二伯伯。二伯伯卻從那裡來？」風會道：「從家鄉來。方才恕小人無禮。姑娘何故一人到此？」麗卿道：「我

那雲龍兄弟可好？雲祖公安否？」風會道：「都好。雲龍同我往他老子任上去，從此經過。他在後面那人家處修刀鞘就來，是我先

行一步。」麗卿大喜，道：「他在那裡？」風會指著一處人家道：「他在那向，好道就來也。」麗卿道：「我們何不迎上去。」風

會道：「何用性急。」叫一個伴當道：「你去看看雲官人。為何還不來。見他可說東京陳小姐在此。」

　　那伴當跑上去，沒多時，只望見那村口一個少年，帶著兩個人，騎匹白馬，緩轡而來。風會道：「他已來也。」只見那件當急

跑上去，到馬前回指著說了幾句。那雲龍把馬加了兩鞭，潑刺刺的趕到面前，飛身下馬，與麗卿相見，滿面笑容道：「姊姊。那陣

風兒吹你到這裡，伯父安否？」麗卿道：「一言難盡。我爹爹為你的丈人被貪官逼迫不過。愚姊同你分手之後，無一日不記掛你。

我的爹爹沒奈何，權去猿臂寨避難。你的爹爹又錯怪了你的丈人。我又沒處得你個信。」風會笑道：「這些事我們都知道了，只請

問姑娘何故一人到這裡來。」麗卿道：「我憂得你苦。如今我爹爹要奪那青雲山用，教玉郎兄弟領兵，昨夜殺敗了那廝們，有一個

叫什麼拼命三郎，說是我的仇人。我要殺那狗頭，他卻怕我。直追到這裡不見了，兄弟可曾看見？是個騎白馬的後生。」雲龍道：

「卻不曾打眼，想是落荒逃脫了，追也無益。」麗卿道：「造化了這廝，我們回去休。」風會、雲龍商量道：「我們就去轉轉。」

麗卿大喜，就地上拔起槍，飛身上馬。風會、雲龍也都騎了馬，帶了從人，都過嶺來，尋路回青雲山。風會道：「方才見姑娘這般

模樣，又帶著東京口音，也有些疑心，那知果然是你。姑娘真好槍法，怪不得雲威相公都佩服。」麗卿道：「二伯伯的大砍刀端的

整齊，奴家那裡攻得進。」雲龍驚道：「二位幾時交過手？」麗卿笑道：「我是不認識二伯伯，你又不來，我們好殺得熱鬧。」風

會大笑。雲龍道：「姊姊方才說什麼玉郎兄弟領兵，是那一位？」麗卿道：「便是你那表兄，會寫字的祝玉山。我叫他做兄弟，有

時順口叫他玉郎。」雲龍、風會都驚訝道：「怎的玉山也到這裡？」麗卿道：「來了多日了。」遂把永清的事從頭說了一遍。風

會、雲龍都感歎不已。「如今我爹爹�分歡喜他，已把奴家許配了他也。你那表兄果然了得。」風會、雲龍都稱羨不已。雲龍道：
「姊姊，你又是我的嫂子。」麗卿大笑。

　　三人在馬上說著話，已走了�多里。只見左側擁出一彪人馬來，乃是真祥麟、祝萬年尋到。二人見了大喜，祥麟道：「害殺人
的姑娘，那裡不尋遍，快回去，把你那玉郎急壞了。」萬年道：「我們已在青雲山寨裡。」麗卿笑道：「奴家又不是三四歲的孩

子，敢怕吃那個拐騙了去，他卻恁般乾著急。既如此說，你們都來相見了，我先回去，叫他放心。」說罷，縱馬加鞭，竟自搶先去

了。萬年、祥麟、風會、雲龍四人相見，各道姓名，方知是一家人。萬年與雲龍自幼曾會過，此刻也不認識。當時四人大喜，一齊

回寨。

　　卻說麗卿飛馬跑回青雲山，把關的忙去通報，放他上來。永清聽得又喜又恨，見了麗卿埋怨道：「姊姊，你是怎地？軍營裡勾

當，不是這般作耍。你萬一犯了軍令，教我怎生擺佈？」麗卿繳了令，說道：「不是奴家多事，一者看見了那仇人，放不過他；二

者要奪他那匹馬來送你。卻吃那廝走了。」永清道：「可會著真將軍同二哥否？」麗卿道：「都見的。他們同風會二伯伯，雲龍兄

弟一齊來了。我恐你記掛，先跑回來。」永清驚問：「怎地卻遇見風會、雲龍？」麗卿把那項事說了。永清大喜，叫預備迎接。

　　須臾四籌好漢都到大寨，風會、雲龍與永清見了，欒廷芳也通了姓名，眾人大喜。風、雲二人方識得欒廷芳。當晚就把賀功的

酒席與風會、雲龍接風。席上永清說到被魏虎臣逼迫，與雲龍寫《出師表》的話，雲龍灑淚不止，眾人都歎口氣。麗卿說起安樂村

全家逃難的話，對雲龍笑道：「你那個渾家，我從千軍萬馬裡救出來，你卻怎生謝我？」眾人都大笑。風會說到希真父女離風雲莊

之後，「我等趁勢蕩滌了冷豔山，我等都因此得了功名，子儀不敢與尊翁敘功。我等官爵，皆出姑娘的威力。」麗卿不會說謙讓的

話，只說道：「這算得什麼。」眾人歡喜暢飲，至半夜方散。

　　永清恐降兵為害，把來四散屯開，將親軍保護中寨。破了青雲山，得了糧米七�餘萬擔，戰馬五千餘匹，錢糧器械金銀財帛不
計其數。降兵四千餘人，有受傷的，都叫去醫治；戰場上逃脫的，轉來都准投降。一面將倉庫封好，一面飛報希真。

　　不日希真帶了五百多名壯士，將著犒賞物件到來。永清開關，大排隊伍迎接。希真進寨升廳，慰勞犒賞都畢，退堂與風會、雲

龍相見，大喜。只見謝德、婁熊都過來參見永清，永清大驚道：「二位將軍為何也在此？」希真道：「你出兵不久，景陽鎮兵變，

二位將軍來聚義，那鎮上六千多官兵都歸了我們也。」永清忙問：「怎地兵變？」謝德、婁熊道：「小將們殺了沈安，只說將軍是

失陷在猿臂寨，魏虎臣倒被我們蒙過。怎奈魏虎臣那廝刻扣軍糧，一味貪惡，自己置造花園，不管別人饑凍，人人怨恨。後來吃沈

明那廝打聽出殺他兄弟，他去首告了。那魏虎臣來提我們，吃小將們先得知，索性把沈明那廝也殺了，同了百餘人投奔大寨。誰想

那魏虎臣捉小將們不得，卻把別個來晦氣。眾人大家不服，殺了魏虎臣，一齊反了。那兵馬都監也逃走了。小將們幸蒙收錄。」永

清聽罷，嗟訝不已。

　　陳希真對永清道：「我接到你的文書，說青雲山一齊都來，料道你破敵必在早晚，今日卻成功了。那廝們必去梁山求救，萬一

梁山上當真來，我為此放心不下，所以親到。慧娘甥女說這裡有銀礦，我本要帶他同來彩看，又好叫他在張家道口相度地脈，起造

炮台碉樓。那知這妮子聞得雲龍賢姪在此，卻害羞不肯來。劉姨丈務要屈風二哥、雲賢姪到彼一敘，賢姪休要推卻。」雲龍道：



「小姪亦不敢久居，恐家大人記念。既蒙家岳相召，小姪前去拜見，就在那裡動身，此處不轉來了。」風會道：「此說甚是。你來

走吳家疃，取路最便，我在那向客店相等便了。」雲龍道：「二伯伯何妨同去。」風會道：「不必，你們翁婿相見，少不得有番談

論，不值我在裡面鬼混。」眾人都大笑。希真道：「卿兒，你在此沒事，可送了兄弟同去；兄弟起身後，你可同了秀妹妹來。」麗

卿道：「爹爹說梁山上那廝們就要來，卻怎地不許孩兒在此？」希真道：「胡說。梁山上來不來未定，便是來，你去了回來儘夠，

不叫你落後。」雲龍當日拜辭了眾位好漢，帶了幾個伴當，同麗卿到猿臂寨去。

　　這裡希真與眾人相敘，一面多發細作，打聽梁山消息。過了幾日，山下報上來道：「關外有兩個大漢，帶著三五�人，斬了狄
雷，將首級獻上，要見主帥。」希真同眾人都吃一驚，問那兩個人叫甚名字。嘍啰道：「他有手本在此。」希真取來一看，大喜，

原來就是欒廷玉。眾人無不歡喜。希真同眾英雄一齊下山，到了關外，迎接上山，廳上重見了禮。希真看那欒廷玉，方面大耳，五

柳長鬚，八尺以上身材。那個大漢面如鍋底，眼如黃金，須如鐵絲，聲如銅鐘，身長九尺，威風凜凜，眾人卻不認識。希真道：

「這位好漢高姓大名？」欒廷玉道：「是小人的結義兄弟，本貫南山鎮上人，姓王，雙名天霸，祖上也是軍官。這位兄弟兩臂有數

千斤實力，慣使一支筆撾，重八�斤，江湖上取他一個渾名叫做『賽存孝』。小人得了廷芳兄弟的信，便邀他同到貴寨聚義，行至
半路，遇見狄雷這廝正在那裡剪逕，吃小人兩個並了他。方知青雲山已是收伏，故而取了他的首級，逕投這裡來，望賜收錄，願執

鞭隨鐙，剿滅梁山。」希真大喜道：「得二位英雄光輝小寨，破梁山有何難哉！」王天霸道：「陳將軍用小人時，萬死不辭。」萬

年、永清來參拜欒廷玉，廷玉跪在塵埃，痛哭不止。萬年、永清道：「師伯何故如此？」廷玉道：「尊府闔家性命都害在延玉手

裡，有甚面目敢見賢弟。但願仗眾位英雄威福，報盡了冤仇，便隨令先見了地下。」說罷，號哭失聲。眾人再三勸解，無不陪眼

淚。希真道：「仁兄雖是忠義，但必要如此小見，竟是婦人之仁了。自古英雄豪傑，誰無失算之處，祝舍親在九泉，斷不怨悵仁

兄。」萬年、永清都道：「何嘗是師伯錯，休要這般引咎。」眾人又再三說，廷玉方才收淚立起。希真吩咐辦酒筵接風慶賀，叫大

小頭目都來參拜了。希真又吩咐道：「狄雷也是一寨之主，那顆首級不要暴露他，以禮埋葬了。」眾人無不稱贊希真仁德。

　　次日風會一定要行，眾人挽留不住，只得祖餞相送。希真又修了一封書與雲天彪，交與風會。風會謝了眾人，辭別了，帶著伴

當，到吳家疃等待雲龍。

　　卻說麗卿同雲龍到了猿臂寨，劉廣接上山去相見了。劉廣見女婿這一表人物，怎不歡喜，當時引到後堂，雲龍參拜了丈母。劉

廣的夫人見了，甚是歡喜，對劉麒的娘子道：「慚愧，不弱於祝永清。」麗卿暗笑。當時問候都畢，仍出堂來。劉廣辦酒筵款待，

自不必說。住了幾日，雲龍再三告辭，劉廣只得備了些禮物相送。自己送到山下，又叫兩個兒子代造一程，麗卿亦要送一程，四人

同行。雲龍私下問麗卿道：「你那表妹到底怎樣一個？」麗卿大笑道：「不用記掛，比我好得多哩！他玲瓏剔透的心肝，那似我這

般愚笨。可惜我恐姨夫要見怪，不然，我該硬抱了他出來與你看了，好放心。」雲龍大笑。天色將晚，劉麒道：「前面已是界外

了，妹丈一路保重。」當時叫從人將帶來的酒席擺下。四人席地而坐，都把了盞，大家起身灑淚而別。雲龍星夜趕到吳家疃，與風

會取齊，一同到青州去。慢表。

　　卻說劉麒等三人回猿臂寨，已是二更天氣，麗卿便催慧娘動身同到青雲山。慧娘道：「姊姊趕甚死急，明日也來得及。」麗卿

笑道：「你那人已去了，還怕撞著那個？」慧娘道：「怎地姊姊只管這般風風失失，我也有些行頭要收拾起。不過去相度地脈，有

甚緊急軍務，大姨夫又沒有限期與你。」麗卿笑道：「你那知我的喉急，萬一梁山上那廝們已到，爹爹同他們廝殺，卻吃別個搶了

頭功去。」慧娘笑道：「你放一百二�個心，我同你賭：梁山上如果敢來，我輸與你。安穩睡覺去，明日早行！」
　　到了次日，慧娘叫侍女們帶了隨身行頭起身，飛樓、青獅無用處，不必帶著。劉廣愛惜女兒，不許他騎頭口，備了一乘飛轎與

他坐了，點了百餘名嘍啰護送。那幾個轎夫該晦氣，麗卿嫌他們走得慢，直罵了一路。到了青雲山，麗卿、慧娘同進山寨。慧娘與

眾頭領都見了，希真便叫慧娘去探看銀苗。慧娘道：「白晝有日光映耀，看不清楚，須得夜靜。何不先去看築城的地基？」希真甚

喜，便留眾將守寨，同慧娘帶了親隨壯士，連日下山相看地利。那山南原有一座空城，向駐一員捕盜巡檢，城內面開方五六里。後

因移置別處，空城仍在。慧娘對希真道：「這座城卻也起得還好，就修理了，不必去改造他。卻用不著四門，東門把來塞了，西

門、南門外面都做了子城。」用馬鞭指著道：「這北門外起造兩帶土?，接連著青雲山腳，做個關防。」二人又進城去看一轉，只
見那城門的門扇都無了，城裡的衰草撞著馬腹，一個人都不見，一間房屋都沒有。只有一座演武廳，也大半倒塌了，面前好似一個

教場。照牆外邊又有一座破廟，有識得的說道是座關王廟。後面還有個城隍殿。

　　二人看了出來，縱馬往南去。一路上慧娘叫侍女們捧著羅經，擎著標竿，他忽然騎馬，忽然步行，東邊去張，西邊去望，指指

劃劃的說道：某處好造炮台，某處好起碉樓，某處好掘壕塹，某處好設立燉煌。但說來的言語，希真無不合意，無不佩服。一連兩

三日，把那周圍的形勢都看了，仍回青雲山寨。

　　眾英雄都動問形勢的話，慧娘只是鎖著柳眉，低頭不語。希真道：「甥女沉吟什麼，莫非為那張家道口？」慧娘道：「正是。

甥女看這局勢，只有正北上的虎門最險要，兩山來龍逼緊當中一條路，靠著艾山，真象虎爪踞地一般。那裡起造兩座炮台，只消千

餘人把守，任他數�萬雄兵，也攻打不入。那蘆川一帶接連猿臂寨，多設立燉煌碉樓，也把守得。只是那張家道口，亙連�餘里，
平坦坦一個生根的所在都沒有。梁山泊若全伙往這裡掩來，休說把守，便是逃避，急切也沒處躲。只有築一帶磚城，設立壕溝，直

抵魏河，方是上策。這個功程又浩大，一年半載不得了。梁山上豈肯等我築好了城方來！」希真大笑道：「賢甥女不必耽憂，老夫

早有安排了。只就那張家道口，居中起一座高台，要�二丈高低，上面蓋造一座鐘樓，把我祭煉的那口五千四百斤九陽鐘，運上去
掛了。那怕宋江那廝們都來，他要走這條路，捉得他一個不剩。」眾人都請問其故，希真道：「你等不知，我祭煉那口神鐘，正為

今日之用。那口鐘上的符?寶?都包藏先天純陽元炁，善能收攝有情的精神。一聲撞動，方圓九里之內，但是飛走活物，都如醉如
癡，動撢不得。直待一個周時方能甦醒，卻不傷性命。那怕你悶了耳朵，都不濟事。只要太陰元精秘字鎮住泥丸宮，便無妨害。我

已制下幾千頂巾兒，與自己的人戴了，看守此鐘。那怕梁山的兵馬利害，除非他不走這條路，但來時個個上當。本師張真人時常吩

咐我說：都?大法，不到危急時不宜輕用，到得人力不繼之時用了，方不犯天律。正是謂此。」眾人聽了，都各駭異。
　　不日，那往梁山探軍情的細作都回來道：「宋江已知青雲山破了，因聞雲總管引青州兵攻打清真山，�分緊急，老種經略相公
不日又要來征討，宋江卻不敢來救這裡。」希真道：「我也料那廝們未必敢來，但不可不防備他走冷著，各處仍要嚴密把守。」當

晚慧娘要去看銀苗，希真恐他辛苦，叫他早睡。

　　次日到夜分，希真吩咐多點火把，照耀著一同下山，直到青雲山東南山腳銀苗之處，看了一轉，指點了表記回寨。慧娘估來，

約有五百餘萬兩白銀，靠裡面還有石青不少，可以彩掘鼓鑄青銅。眾人都大喜。慧娘又把那起造炮台碉樓的圖形繪出，呈與希真。

希真看了甚喜，便依他的法兒：蘆川一帶建立碉樓二�餘處，燉煌接連不斷；虎門設立一座虎爪關，關旁起兩座炮台；正西上先起
造那九陽鐘樓，一字兒造了四座炮台，八座碉樓，面前都掘了深壕。就採辦木料，燒磚運土，叫祝萬年監工起造。叫劉慧娘做開銀

礦的監督，慧娘道：「開銀礦的弊端最多，甥女不善查察，求另派精明強乾之人。」希真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便教真祥麟去替出范

成龍來做銀礦監督。希真又吩咐道：「冬令將到，天寒地凍，須要並工趕辦。」祝萬年、范成龍領命。又教欒廷玉、王天霸統領鐵

騎，周圍巡查，防有官兵衝突；遇有散亡失業流民，便招撫入寨耕種。

　　不日，范成龍來報：「銀礦內石青下面，又掘出白堊無數。部下頭目侯達，係南昌窯戶出身。他說識得此堊，可燒磁器，棄掉

可惜。特來稟知。」希真使喚侯達來問。侯達稟道：「小人祖籍南昌，世代慣燒磁器，小人也深曉得火法，因見此地自堊，不讓於

定窯細泥，若燒起未，定得好器皿。」希真道：「果如此，也是本寨出產，各處銷售，可以添助軍餉。」就重賞侯達，派做磁窯總

局頭目，侯達領命謝了。侯達又舉薦同鄉數�人，都是窯戶中塑坯、掛油、上彩等工匠，希真就都派作董事，教侯達管領。范成龍
將銀兩、銅斤煎出，陸續存庫；祝萬年督領夫役，晝夜兼工，建造各處碉樓炮台，修理新柳城池，俱草創完備。只有張家道口的鐘



樓要緊，已刻日告竣。希真將那口九陽神鐘，由蘆川運到張家道口鐘樓上，依那選定吉日古時懸掛。到了那日，希真率領眾頭領同

到鐘樓懸鐘，宰太牢致祭。那鐘上披掛五色彩緞。鼓樂吹打，眾頭領依次行禮祭畢，三聲炮響，眾軍吶喊，用力拽起那口鐘，端端

正正懸在正中，盤好了千斤鐵索。眾人無不喝采。希真對眾人道：「我用此鐘，原是一時應急之事，磚城仍是要用。只是今年天寒

地凍，夫役勞苦，斷不可再興工了，只好開春動手也。」

　　希真又於青雲山頂，建蓋一座萬歲亭，供奉大宋皇帝牌位，朔望率領眾頭領朝賀。凡議大事，必到萬歲亭上。山寨中又添了欒

廷玉、欒廷芳、王天霸、祝萬年、祝永清、謝德、婁熊七籌好漢，連前共是�七位頭領。永清私下稟希真道：「謝德、婁熊二人，
擅敢率眾造反，殺死官長。這等人心胸叵測，泰山用他，須要留意。」希真道：「賢婿之言甚當。但我只安放二人於身邊，聽候調

遣，恩威並濟，不付他重權，諒他也不能為害。」希真遂命謝德、婁熊在帳前聽用。請劉廣、苟桓鎮守猿臂寨。倉庫錢糧盡屯在猿

臂寨內，聽候支用，著范成龍掌管。劉麒把守虎爪關，統理炮台事務，在猿臂寨北山下寨；真祥麟仍就鎮守燉煌，增添軍馬，在猿

臂寨南山下寨：兩枝兵馬都做劉廣的輔翼，彼此呼應相通。苟英專管九陽鐘樓，鎮守張家道口，屯積下千萬條麻繩，準備捉賊。劉

麟統領水軍，在蘆川下寨，兼理河岸一帶碉樓。祝萬年、王天霸駐紮新柳城。青雲山西面最是衝當要路，是全寨咽喉，兵馬俱揀選

精壯，教欒廷玉、欒廷芳兄弟二人統領鎮守。陳麗卿仍領前部先鋒，兼領猿臂、青雲、新柳三營兵馬都教頭，掌管操演賞罰。恐梁

山來攻伐，希真親自帶領祝永清提重兵鎮守青雲山，統轄三營頭領，並留劉慧娘亦在青雲參贊軍機，兼督全軍工匠。職事分派已

定，眾頭領無不凜遵。希真派定各頭領職事之後，連發數�處細作，打探梁山泊的動靜；逐日操演人馬，屯積糧草，準備與梁山泊
廝並。按下慢表。

　　卻說那日雲龍離了猿臂寨，到吳家疃會合風會，同投青州。不說那曉行夜宿，一日行過了東泰山，一路聽得人說，青州馬陘鎮

雲總管統領官兵，攻打清真山，將次得勝。風會、雲龍探聽得是實，雲龍對風會道：「我父親既不在青州，我們何不就去軍營裡相

見？」風會道：「賢姪所說甚是。」便同取路投清真山來。

　　且說雲天彪自到馬陘鎮接任辦事，軍政一新。凡是魏虎臣屈抑之人，察其實有賢能，盡皆擢用；魏虎臣選拔之人，察其果無才

具，盡行斥革。游擊將軍曹松，本是土豪出身，無尺寸之功，只是趨奉魏虎臣，升授今職。天彪見他弓馬平庸，性情乖張，便將他

功名詳革。誰知制置使劉彬亦曾受他賄賂，曹松連夜托人去制置使處打點，反將雲天彪的詳文批駁下來。天彪差心腹人私查曹松的

劣跡。那一日心腹人查著曹松在娼樓賭博，暗地飛報天彪。天彪便親帶兵役，直掩至娼樓，捉住曹松，通詳都省。檢討使賀太平遂

將曹松拿問治罪，劉彬也無法奈何。眾人無不稱快，凡受過曹松荼毒的無不頂仰。

　　天彪一日因巡查鄉鎮回衙，渡一條溪河。在渡船上望見下流頭溪灘上一條大漢，在那裡扳罾取魚。那大漢生得身軀長大，燕頷

虎鬚，眼如曉星。那口大罾並沒有翻山架，大漢只將兩隻手扳起放倒，毫不費力。天彪暗暗稱奇，不落眼的看那大漢。那大漢也看

了天彪幾眼。不多時渡過溪河，天彪回衙，念著那大漢放心不下，暗想道：「左右沒甚公事，且再去看來。」便換了私服，帶了幾

個伴當，離了本鎮，仍到溪河邊，遠望見那大漢還在那溪邊扳魚。天彪將從人藏在松林內，自己緩步行到大漢背後，遠看不如近

睹，果然堂堂一表。

　　那大漢卻不知背後有人窺他，連扳了幾罾空，忽然自言自語，歎口氣道：「莫說去捉那些鳥強盜，魚兒尚且這般難取！」天彪

忍不住叫道：「壯士，你好風流自在！」那大漢猛回頭看見天彪，大驚，忙丟了罾，撲翻身便拜道：「小人有失迴避，相公恕罪。

」天彪上前扶起道：「壯士幾時認識雲某？」大漢道：「本鎮總管相公，為何不認識。」天彪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我方才在渡船上，

望見足下儀表非俗，料想是位英雄，公事已畢，特來訪你。你姓甚名誰？家住何處？為何隱落江湖？」那大漢道：「小人複姓歐

陽，名喚壽通，本處人氏。魏總管相公在任時，小人曾充汛地上鋪兵，也考過幾次錢糧，因無錢財使用，不能得缺。後因傳遞公文

錯誤，隊長將小人革役。小人家中吃口又重，無計謀生，因生平深知水性，胡亂在此取魚度日。」天彪聽罷歎道：「惜哉！今日我

要重用足下，可從我否？」歐陽壽通跪下道：「恩相肯抬舉小人，便是小人知己，小人怎敢不肯。」天彪便招呼從人，替壽通收拾

了魚罾，另備匹馬與他騎了，一同回衙。天彪又問壽通道：「我見你膂力非凡，你可學過武藝？」壽通道：「小人幼年曾拜八�萬
禁軍教頭王升為師，�八件武藝盡皆學會。便是師父的兒子王進，也敬服小人。」天彪甚喜。
　　次日，天彪點軍下教場，將歐陽壽通比較考試，果然武藝出眾。天彪便當廳參授歐陽壽通為領軍提轄，先與記名，遇缺即補，

留在身邊。天彪賞罰嚴明，大都如此，所以人人都畏服他。天彪又於公餘無事之時，與標下軍官開講《春秋大論》，不問賢愚無不

感動。天彪講到那剴切之處，多有聽了流淚不止的。不到數月，馬陘鎮上軍民知禮，盜賊無蹤。

　　那一日接到經略使種師道密札，調他發本部兵馬夾攻梁山。天彪領了札諭，便與兵馬都監傅玉商議起兵，一面移請青州知府應

付糧草。那些官兵的婦女老小，聞得雲總管要用兵，都趕緊把丈夫兒子的冬衣做起，準備乾糧，只等候調發。那青州太守魯紹和，

與雲天彪最稱莫逆，同日接到種經略的密札，教他應付雲天彪的糧草。當時魯太守到馬陘鎮犒軍，與天彪祖餞。席間，魯紹和問

道：「梁山泊勢燄鴟張，總管只帶八千人馬，願聞進攻之策。」天彪道：「兵無定法，因敵制變，預先卻怎說得。」紹和道：「請

問大意，先進那路？」天彪微笑道：「弟有愚見，太尊試猜一猜。」紹和道：「若直搗梁山，恐清真山強徒米救，腹背受敵。不如

攻清真山，馬元勢危，宋江必來救，反客為主，勝他何如？」天彪大笑道：「太尊真知我肺腑也，愚見正是如此。只是太尊解糧，

切不可由萊蕪谷經過，長城嶺一帶地勢最險，恐賊兵在彼，斷我糧道。大尊可由高粱屯繞道解來。那裡與博山縣的青龍汛相近，即

遇賊徒，官兵呼招便到，可保無虞。」魯紹和道：「總管所見極是，下官遵依調度。」不說魯太守回府。

　　這裡雲天彪命傅玉為先鋒，並帶歐陽壽通，提大兵八千，浩浩蕩蕩殺奔清真山來。清真山的為首頭領錦鱗蟒馬元，率領一萬多

人前來抵敵。可想馬元如何對付得雲天彪，交兵不到兩三陣，被天彪殺得大敗虧輸，退入玄武關，死命守住。關上弓弩槍炮，灰瓶

金汁，�分利害，天彪連攻�餘日，不能取勝。天彪與傅玉商議，傅玉道：「何不用木驢直抵關下，栽埋地雷轟打？」天彪道：
「此法雖好，只是關上賊兵甚多，木驢內能藏得幾人，萬一被他推下千斤石來，徒傷兒郎們的性命。」正在寨中商議，只見轅門官

來報：「外面有相公的故鄉朋友風會，同大公子齊到，在營外等候。」天彪大喜，教開門請進。風會與天彪相見，雲龍上前請過父

親的安，稟知家中祖父、母親都安好。天彪聞知老小平安，甚為放心。風會問及軍事，天彪道：「吾見到此，破清真山必矣。只是

這廝們死守玄武關，攻打不入，未有良策。」風會道：「令郎賢姪有條妙計，何不用他？」天彪便問：「龍兒有何計？」那雲龍不

慌不忙說出那計來，有分教：少年英俊，獻上此日奇謀；大將老成，改作他年勝仗。畢竟不知雲龍說出什麼計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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